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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自我评价的幸福，是评价者

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1］。 工作中有没有主
观幸福感是影响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如何
提升教师工作中的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学者和业
界关心的热点问题。 已有学者对中小学、普通高校
教师在工作中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大量研究，对高
职教师研究的很少。 根据中国知网上的数据，标题
包含“主观幸福感”与“高职教师”的仅有 2 篇 ［2-3］。
探究工作-家庭冲突对高职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 以及工作-家庭支持在这一关系链条中是否扮
演了调节变量的角色未有文献呈现，该研究不仅弥
补相关理论之不足，还有助于提升高职教师工作中
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调动工作积极性，提高教育质
量。
二、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工作-家庭冲突指的是工作中的角色压力和工

作外的角色压力之间存在的冲突 ［4-5］。 当前的研究
一般认为工作-家庭冲突具有双向性， 即工作干扰
家庭冲突（WIF）和家庭干扰工作冲突（FIW）。 工作
干扰家庭冲突指因工作要求而产生的工作和家庭

的冲突；家庭干扰工作冲突是指因家庭要求而产生
的家庭和工作的冲突。 由于工作-家庭冲突是角色
内部冲突的一种形式，它强调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竞
争性关系，这种竞争关系源于个体在两个领域中时
间分配、情绪传递、行为模式的不兼容性［6］。 因此有
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压力
的冲突、 基于行为的冲突）。 其实这些冲突无处不

在，冲突也分为建设性冲突和破坏性冲突，我们应
该鼓励建设性冲突的发生，尽量避免破坏性冲突的
产生，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特指破坏性冲突。
高校教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工作时间相对灵

活，工作-家庭界面也相对模糊 ［7］，按常理高校教师
应该不存在或较少存在工作-家庭冲突， 但已有的
实证研究却表明高校教师存在工作-家庭冲突，而
且工作对家庭的干涉还很严重 ［8］，弹性工作时间事
实上导致高校教师更容易体验到高程度的工作-家
庭冲突［9］。 相比普通高校，高职院校具有诸多特殊
性，如以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为主，学术科研为
辅，社会认可度不高，高职教师教学工作量大、个人
成就感低等。 这种定位使高职教师更易产生工作-
家庭冲突。
幸福是指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10］。幸福

源于境遇和生活，好的境遇和生活才会让人体验到
幸福。 对于幸福,每个人的定义和感觉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人们对幸福的感受是主观的，不完全取
决于物质条件。这种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就是主观幸
福感。 它是个体自我评价的幸福，是评价者个人对
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 ［1］。 它有三个特点：①主观
性。 以评价者内定的标准而非他人的标准来评定。
②稳定性。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的情感反应的满
意度。③整体性。它是一个总体评价，包括认知评价
与情感体验两部分 ［11］。 认知评价指的是生活满意
度。 情感体验指的是积极和消极情感。 对总体的生
活满意度愈高， 体验到的积极情感比消极情感愈
多，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就愈强［12］。

高职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工作-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

□李雪松

摘 要：工作-家庭支持是影响高职教师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既有文献认为工作-家庭冲突应与工
作-家庭支持相匹配，但对“如何匹配”研究较少。分析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等工作-
家庭支持要素对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提出若干研究命题并构建出概念模
型。
关键词：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支持；主观幸福感；调节效应
作者简介：李雪松(1974-),男，重庆荣昌人，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

士后、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项目（渝教人［2009］2 号）、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

（留金法［2010］5013 号），主持人：李雪松。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1）24－0023－03

23



职教论坛/2011.24

百家论苑 BAIJIA LUNYUAN

根据主观幸福感的情景理论， 工作-家庭冲突
作为一种情景特征会对高职教师主观幸福感产生

影响。而双因素论认为使高职教师在工作中体验成
就感、认同感、责任感、工作的内在意义和价值以及
个人成长将促使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论是工作干
扰家庭冲突，还是家庭干扰工作冲突，愈过度愈不
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这就使两者之间的联系有
了逻辑依据。
虽然鲜有文献探究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但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命题：
命题 1：随着工作-家庭冲突的过度增加，主观

幸福感将下降。 即工作-家庭冲突将负向影响主观
幸福感。
命题 1a：随着 WIF 的过度增强，主观幸福感就

会降低。 即 WIF将负向影响主观幸福感。
命题 1b：随着 FIW的过度增强，主观幸福感就

会降低。 即 FIW将负向影响主观幸福感。
三、工作-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
工作-家庭促进是指个体在一个角色中的经历

会提高其在另一个角色中的表现。 工作-家庭促进
表明，个体同时投入到工作和家庭角色中会带来积
极的结果，同时从事多个角色有利于精神和身体的
健康、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13］。工作-家庭支持是
工作-家庭促进的一种具体形式， 是一个双向的概
念，即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从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得
到的有利于员工生活的各种支持［14］。 从理论上讲，
工作-家庭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一种具体形式，其
对于各种后果变量的影响作用自然也可以采用主

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两种策略来加以考察，而
实际上学者们主要是从主效应模型的角度出发来

研究工作-家庭支持的。 考虑到很多文献对社会支
持的主效应模型进行了初步检验，很少检验调节效
应模型。 仅有李永鑫和赵娜探究了工作-家庭支持
对工作-家庭冲突与离职意向的调节作用［14］。 本研
究主要探讨工作-家庭支持作为调节变量介入后是
否影响工作-家庭和主观幸福感两者间的关系，为
现有的理论划出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
一般来说，调节变量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影响

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关系：第一是介入调节变量后
会改变主效应关系的方向(正向或负向)；第二是介
入调节变量后会改变主效应关系的强弱［15］。本研究
主要从第二个方面来研究两者间关系， 即研究工
作-家庭支持调节变量能否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和
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进一步对调节效应的作用模
式作出解释。
有学者研究证实中国企业员工所感知的工作-

家庭支持包括四个维度，即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
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14］。①组织支持是组织提供的
人文环境、工作条例、福利待遇等。如单位能满足我
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能创造优美舒适的工作环境，
提供良好的用人环境；能关心我们，经常与我们谈
话；能为我们提供关于照顾老人、教育孩子的信息；

组织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如晚会、运动会
等；能根据工作难易程度来评判工作的业绩；能提
供良好的福利待遇等等。②领导支持是领导给予精
神上的支持。如鼓励、有较自由的工作空间、较灵活
的掌握工作时间等。 如当工作上出现错误时，不一
味的批评；家里有急事情需要干扰工作时，领导给
以理解等； 当我因家庭或个人的事情影响到工作
时，领导会理解我；当我在工作上出现问题时，领导
会视情况而定，并不是一味的批评；领导会在适当
的时候给我们假期，让我们与家人团聚一下；领导
会关注工作上的要求对我个人和家庭的影响；领导
平时很关心我；与领导谈及我的家庭生活时，我觉
得很舒服。我工作成绩总是能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表
扬等等。 ③情感支持指家人（如配偶、父母等）给予
精神上的支持。 如工作很累时， 家人给予理解、宽
慰、鼓励；在工作遇到挫折时，家人给予鼓励、谈心、
出谋划策等。 当工作有烦恼时，家人总是能理解我
的心情；工作上出现问题时，家人总是安慰我；当工
作上遇到问题时，我总是会给家人说；当我工作很
劳累时，家人总是鼓励我。对我工作上的问题，家人
经常提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等等。④工具性支持指
家人（如配偶、父母等）在生活中给予的支持。 如当
我某段时间工作很忙时， 家人总是多做些家务活；
工作之余，家人总能给自己一些个人的空间；家人
对我所做的工作比较感兴趣等等。
从具体内涵上看，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主要指

来自于工作领域的支持。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则
主要指来自于家庭领域的支持。无论个体来自工作
领域的支持，还是家庭领域的支持，它都包括很多
方面,有物质的，精神的，也包括可利用的程度，这
是一个复杂系统。 不同的个体工作-家庭支持系统
质量不同，主观感受到的支持也不同，自然会影响
处理工作-家庭冲突的预期。 Cohen&Wills 认为个
人拥有正向的社会关系，可帮助个人消除负面的心
理状态（如焦虑和沮丧等），而经由这种社会关系的
网络， 不但可以提供个人情绪支持及肯定自我价
值，更可帮助个人面对生活中的变动［16］。
如果高职教师感受到的工作-家庭支持资源越

充足，支持系统越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信心就越
强，心理韧性就会增加，在对待挫折时，也更坚强，
战胜困难的可能性就越大， 就更有勇气面对困难，
使无助感减弱，当工作-家庭发生冲突时，就更有利
于解决该冲突，可能将其转变为工作-家庭平衡，甚
至做到工作-家庭促进。工作-家庭支持维度的区分
效度表明，每一维度（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感支
持和工具性支持）都增加了独特的方差，进而成为
整体工作-家庭支持的一部分［14］。整体工作-家庭的
支持因为协同效应将比它的单个维度对高职教师

处理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更大， 将更有利于处理
工作-家庭冲突。 而主观幸福感是个体自我评价的
幸福， 是评价者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 ［1］。
因此， 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直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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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将随工作-家庭支持资源的增多而减弱， 并提出
如下研究命题：
命题 2：工作-家庭支持将调节工作-家庭冲突

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即工作-家庭支持水平越高，
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弱；工
作-家庭支持水平越低，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
感的负向关系越强。
命题 2a： 组织支持将调节 WIF 与主观幸福感

的关系。 即组织支持水平越高，WIF 与主观幸福感
的负向关系越弱； 组织支持水平越低，WIF 与主观
幸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强。
命题 2b： 领导支持将调节 WIF 与主观幸福感

的关系。 即领导支持水平越高，WIF 与主观幸福感
的负向关系越弱； 领导支持水平越低，WIF 与主观
幸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强。
命题 2c： 情感支持将调节 WIF 与主观幸福感

的关系。 即情感支持水平越高，WIF 与主观幸福感
的负向关系越弱； 情感支持水平越低，WIF 与主观
幸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强。
命题 2d： 工具性支持将调节 WIF 与主观幸福

感的关系。 即工具性支持水平越高，WIF 与主观幸
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弱； 工具性支持水平越低，WIF
与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强。
命题 2e： 组织支持将调节 FIW 与主观幸福感

的关系。 即组织支持水平越高，FIW 与主观幸福感
的负向关系越弱； 组织支持水平越低，FIW 与主观
幸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强。
命题 2f： 领导支持将调节 FIW 与主观幸福感

的关系。 即领导支持水平越高，FIW 与主观幸福感
的负向关系越弱； 领导支持水平越低，FIW 与主观
幸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强。
命题 2g： 情感支持将调节 FIW 与主观幸福感

的关系。 即情感支持水平越高，FIW 与主观幸福感
的负向关系越弱； 情感支持水平越低，FIW 与主观
幸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强。
命题 2h： 工具性支持将调节 FIW 与主观幸福

感的关系。 即工具性支持水平越高，FIW 与主观幸
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弱； 工具性支持水平越低，FIW
与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关系越强。
上述研究命题可归纳为图 1所示的概念模型。

图 1 工作-家庭支持调节作用的概念模型

四、结论
我们分析了工作-家庭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

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提出若干研究
命题并构建出相应的概念模型。研究结果补充了工
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方面的理论研究， 并为
高职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管理和主观幸福感管理实
践提供参考。后续研究可对这一概念模型进行实证
检验， 也可纳入其他重要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
进一步改进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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